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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玉龙雪山
阴 王佳钰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有
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山川
壮丽，河流纵横。在这片土
地上，矗立着一座圣洁的雪
山———玉龙雪山。这里，终
年积雪的山峰巍峨耸立，云
雾缭绕，如同一条腾空出海
的巨龙，守护着这片山水。
清晨，我来到玉龙雪山

脚下，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
地。抬头望去，雪山的峰顶
直插云霄，仿佛要与天空相
接。山间云朵缭绕，雾气时
隐时现。阳光透过云层洒在
山巅上，让整个山峰看起来
像是被一层金色的薄纱覆盖
着，给这座雪山增添了几分
神秘的色彩。沿着蜿蜒曲折
的山路，一步一步攀登，感
受着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缆
车站旁有一处名为“云杉坪”
的地方，生长着一片片翠绿
的云杉林。这些云杉高大挺
拔，枝叶茂密，犹如一座绿
色的屏障，守护着这片奇妙
的土地。在这片云杉林中，
我还看到了许多罕见的动物，
金丝猴、滇金丝猴、红嘴鸥

等。它们在这里自由自在地
生活着，构成了一幅美丽的
生态画卷。

在山腰坐上了缆车，向
着山顶出发。在排队的过程
中，遇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他们有的是一家人欢聚
一堂，有的是情侣相约而来，
还有的是独自一人前来寻找
心灵的慰藉。大家在这里结
识了许多朋友，分享着旅行
的喜悦和感动。我想，这就
是旅行的魅力所在吧。随着
缆车的上升，景色逐渐变得
壮观起来。透过窗户看到了
一片白雪皑皑的山顶，山脚
下则是一片翠绿的森林。然
而，山腰处却生长着许多顽
强的花草，玉龙蕨、斑叶兰、
独蒜兰……不同于陆地上繁
茂生长的茉莉花、万年青、
水仙、百合，山崖边的植被
需要在干裂的岩石缝中生长，
在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它们
的茁壮成长诠释着生命的坚
韧与不屈。这种强烈的对比
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撼。远处，
山下的丽江古城、泸沽湖等

美景尽收眼底，让人陶醉。
终于，缆车到站了，我

走出站台，迎面而来的是山
顶凛冽的寒风。我穿着厚厚
的羽绒服，戴着手套和帽子，
仍然感到寒冷。然而，这种
寒冷并没有让我感到不适，
反而让我感到兴奋。因为我
知道，这是大自然的力量，
是我所敬畏的力量。此刻，
我感受到了自然的壮观和人
的渺小。踩着木质阶梯继续
向上。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
空气变得稀薄，呼吸也变得
困难起来。终于，站在了高
山之巅，随着云雾散去，阳
光穿过云层，洒在白雪皑皑
的山峰上，又抚过我的脸颊，
这是我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亲
密触碰。趁此机会，我拍照
留存了眼前独一无二的景象，
与最高的海拔石碑合影留念。

美景令人沉醉，离开玉
龙雪山的那一刻，我心中充
满了不舍。那些陪伴我度过
这段美好时光的朋友们，与
这里的山色一起，都成为我
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追逐那束光
□李恬

又到一年一度考研大军
作战的十二月了。我想起了
去年此刻考研的经历。
“叮叮叮，叮叮叮。”闹

铃在寂静的宿舍里声音格外
刺耳，我艰难地摸到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凌晨 520，
该起床了。叫醒室友，艰难
地挪动了一下昨天被高烧折
磨了一天的身子，还行，应
该不会影响考试。迅速穿好
衣服，发了条语音给爸妈，
就洗漱去了。
“你怎么样，好点没？”

从厕所出来，室友一边收拾
着准考证，一边问我。
“还行，温度降下来了。

你身体怎么样？”我不由得加
快了速度，540了。
“好多了，咱们抓紧时间

出发吧。”
550，我和室友准备完

毕，出宿舍去一食堂附近坐
车去考场。冬天的早晨寒意
入骨，尽管全身上下贴了八
个暖宝宝，似乎也无济于事，
熬不住这寒冷，我们不由得
加快了脚步，找寻一番，终
于上车落了座。车里已经来
了好些同学，都在安安静静
地看着书。我也抓紧时间掏
出政治资料，昨天因为高烧

躺了一天，什么都没有看，
现在能背多少是多少。
“快看，早晨的天好美

啊。”室友突然出声。
我抬头看了眼窗外，原

本镶着几颗残星的黑乎乎的
天空不知何时铺满了绚丽的
红霞，甚是壮观，引得不少
同学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天快亮了吧”，看了几

眼，又赶紧投入到政治复习
中了。
半小时左右，车到了考

点，一下车，扑面而来的寒
气冻得我直打哆嗦，考点门
口排了长长的队伍，天还未
大亮，不少同学打着手机手
电筒，借着微光在争分夺秒
地看书。

815，终于可以安检进
教室了，监考老师全都戴着
口罩和手套，签字桌上备着
洗手液，每位同学安检完之
后需要用消毒液洗一下手，
然后入座。环顾四周，考场
里有好几个空座位，心中替
他们感到一阵惋惜：努力了
这么久，结果却没有办法坐
到考场上，写属于他们的那
一份试卷，真可惜啊。铃响
了，考试正式开始，三小时
的考试，考场的咳嗽声就没

停下过，此起彼伏。结束上
午的考试，匆忙吃了午饭，
准备下午的考试。感觉不过
一眨眼，两天的考试就结束
了。

坐在回学校的大巴上，
看着灯火通明车水马龙的城
市，不知怎的，心里空落落
的，并没有预想的那样轻松，
脑海里回想这一路的考研历
程，只觉恍如昨日。每天早
上打水时总能碰到的打扫卫
生的阿姨，700 准时推着
庞大的“机器”拖地的叔叔，
背书时追着太阳光跑的我，
还有每次吃完饭回自习室路
上都要抬头看一看的天空，
相同的路，相同的作息，相
同的学习内容，只有这变幻
的天空能带给心灵一丝慰藉。

永远记得下定决心考研
的那天，在哥哥的研究生升
学宴上，看着不断射上天空
的烟花，仿佛一道道逆射的
流星，把黑暗的夜空照得五
彩斑斓，在那一刹那，我好
像看到了人生中想要追逐的
那束微光。

虽然考研的结果不是特
别尽如人意，但是追光的那
段旅程令我难忘。人生能有
几回搏呢？

小哑巴
□郑楚文

超市的后仓库里堆满了一
箱箱的空酒瓶，今年来换酒瓶
的人尤其多，但那个总是拿着
空酒瓶来换饼干的小哑巴却一
直没有出现。

小哑巴，我们总是这么叫
他。他的父母遇到车祸去世，
而他因为小时候生了一场大
病，人变得痴痴傻傻的，连话
都不会说了。小哑巴年纪不
大，八九岁的样子。他总是来
我们家换酒瓶，一箱空酒瓶可
以换两元钱。他不要钱，只要
饼干。

小哑巴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妈和我在超市忙着。他进到
屋里就连忙放下了酒瓶，指了
指柜台上的饼干，“啊，啊”
努力发了两声。那声音让我觉
得怪异又有些滑稽。我妈明白
了他的意思，就开始给他称饼
干，看他小小年纪就哑巴了不
免心生怜悯，一边放一边说：
“孩子乖，给多称五毛钱的。”
小哑巴急忙又“啊啊”了两
声，迟钝地摇了摇头。我妈以
为他没懂，故意把声音提高了
些“快回家吃饼干吧，孩子。”
小哑巴没着急走，只是歪着头
看放着饼干的称，看了好一会
才提着饼干离开。

后来忙完，我妈才发现柜
台上整齐地摆着一小摞饼干。
小哑巴可真傻呀，那一摞饼干
可不止五毛钱啊。从那以后我
妈还是会给他多称，但再也没

有说过什么给你多放之类的话
了。

小哑巴第二次来的时候我
一个人在超市，他抱着酒瓶进
了屋。小哑巴的酒瓶是到处捡
来的，有的上面有泥巴，我给
他称了饼干。他“啊啊”示
意，帮我把酒瓶搬到仓库，才
又进来接过饼干，对我笑了
笑，拍拍衣服上的灰走了。

那天的风好像很大，吹得
我的眼睛都涩涩的，我叫住了
他：“以后不用酒瓶也能来吃
饼干。”他又冲我“啊啊”笑
了笑。他的嗓音根本谈不上婉
转动听，甚至他都说不出一个
清晰的字，但我才发现，世界
上原来真的会有这样一种声
音：无声胜有声。

我听街坊说，小哑巴在各
个亲戚家轮流住着，今天去姑
姑家，明天又被送到了舅舅
家。小哑巴很懂事，他害怕没
有人管他，在亲戚家里总抢着
干活，抢着跑腿，即使因为买
错了东西、打碎了碗挨了批，
他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摸样。遇
到拉车的老爷爷还会帮着推，
大妈在楼下剥毛豆喊他过来帮
忙，他隔着老远就笑呵呵地跑
着来，整天忙得要命。

这样善良的人应该有个好
结局的，无论他在哪里，我都
相信那个搬着酒瓶的小哑巴，
一定会过得很好。这世界不停
开花，也会分给他一朵。

《煮酒》 钱新明


